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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南京官话的语音系统及其历史地位 
 

封传兵 

 

(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湖南岳阳，414006) 

 

摘要：李登、李世泽父子的《书文音义便考私编》《韵法横图》以及传教士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真实地记录

了明代中后期南京官话的语音面貌，这种官话语音系统包含 21 个声母、60 个韵母、5 个声调，其语音特色突出

表现为疑母和微母的独立，泥母来母不混，区分尖音和团音，庄组字两分读 tʂ 和 ts，山摄 uon 的独立，区分前后

鼻音韵-n 和-ŋ，闭口韵 m 尾的消失等。有明一代至清代中后期，南京官话可能一直充当着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的

角色，在沟通汉语各地方言、促进民族团结和融合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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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记录明代南京官话的主要语音 
史料 

 

明代南京官话语音的研究材料主要有李登的《书

文音义便考私编》、李世泽的《韵法横图》以及金尼阁

的《西儒耳目资》等。三书对明代官话音多有揭示，

在汉语通语史和南京音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 

《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下称《私编》)，明末南

京人李登所撰，成书于 1585 年，是一部形音义兼备的

同音字表形式的等韵化韵书。全书分六卷，其中《难

字直音》一卷，书前有焦竑、王兆云、姚汝循及作者

自序，《目录》和《例论》①。在韵书编制上别具一格，

既不列反切，也不注直音；以调统韵，据四声分卷，

因平声字多分平声上、下两卷。共计七十五韵部，平

声二十二韵，上声二十二韵，去声二十二韵，入声九

韵。其成书宗旨在于正字、正音、明义，以至通经。

先后有叶宝奎[1]、宁继福[2]、封传兵[3]等的研究，该书

反映了明末南京官话音的基本面貌。 

《韵法横图》为李登之子李世泽所著，成书于

1585—1612 年之间，本名《切韵射标》，因其图式是

声母横列，与《韵法直图》的声母直列正好相反，梅

膺祚为了使书名对称，“一直一横，互相吻合”，于是

把其改称《韵法横图》。因传统等韵门法“其法繁，其

旨密，人每惮其难而弃之，”梅膺祚将《直图》《横图》

二书刊于《字汇》后，利用《直图》，“按图诵之”，则

“音韵著明，一启口即知”；通过《横图》，则“褫其

繁，以就于简，阐其祕，以趋于明，令人易知易能。”

据邵荣芬 [4]、封传兵的研究，该书深受其父影响，与

《私编》语音性质相同。 

《西儒耳目资》，明天启六年(1626)法国传教士金

尼阁(1577—1628)所撰，这部书是为了方便传教士学

习汉语的需要，与中国学者王征、韩云吕维祺等人合

作完成的，而王征出力尤多。它最大的特点是直接采

用罗马字注音来分析汉语字音，是汉语罗马字拼音方

案最早的资料，也是研究普通话语音史及文字改革的

重要文献。先后有罗常培、陆志韦、杨耐思、李新魁、

鲁国尧、曾晓渝、张卫东、王松木、薛志霞、桑宇红

等的研究，该书之语音基础亦为明末南京话。 

 

二、明代南京官话的声母系统 

 

李登《私编》将声母分平声字母与仄声字母两类，

其中平声声母三十一母，仄声声母二十一母。在传统

三十六字母基础上删去“知、彻、澄、娘、非”五母

而成平声三十一母，仄声二十一母的区别在于合并

“群、匣、喻、奉、平、廷、床、禅、从、邪”十浊

母。正如其“仄声字母”说：“见溪疑晓影，奉微邦平

明，端透尼来，照穿审日，精清心，共二十有一而   

足。”②李登所反映的明末南京官话语音中全浊声母已

经消失，声母上的清浊对立已经转换成声调阴阳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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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③，在平声字中保留浊音之名，只是为了理清浊平(阳

平)的历史来源，而无浊音声母之实。因此《私编》的

声母实际上为 21 个。其声母系统的特点主要有：浊音

清化，全浊音声母消失；非敷合流，微母独立，但有

零声母的倾向；知庄章组合并为照组；影云以合流，

疑母独立，但部分细音字并入影母；船禅两母合一，

平声大部分读清擦音；泥娘合并，与来母不混等。《四

库总目》本着崇古、守旧的思想，对李登声母分平仄

的做法加以指责④，缺乏辩证的观点，值得商榷。 

《韵法横图》采用三十六字母，作横向排列，一

母一行，跟《切韵指掌图》相同。虽然沿用三十六字

母，但又在帮、端、精组声母下分别以小字附列非、

知、照组声母，在非、知、照组声母下以小字附列帮、

端、精组声母，特殊排列方式，体现了作者浓厚的存

古色彩。从韵末注释来看，清母浊母已经混同，如“士

读如至音”，“示音至”，“阻即助上声”，“躁读如化音”，

“曝仆音不”，“详襄浊”，“词思浊”等，其列出三十

六母只是形式上保留浊母，实际语音浊母已经消失⑤。

《横图》全浊音声母已经清化，浊塞音、浊塞擦音的

平声并入了送气清音声母，仄声并入不送气清音声母；

而浊擦音则并入了相应的清擦音声母。照组声母二三

等不分，即庄组与章组合流；虽然与知组分立，但是

具体列字，往往多有相混，可知知照两组已经不分。

泥娘合并，疑母字部分与泥娘合流，局限于细音字，

部分保持独立的音位 ŋ。这些与《私编》相同。 

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将声母称作“同鸣字父”，

云“喉舌之间，若有他物厄之，不能尽吐，如口吃者

期期之状，曰同鸣。”⑥书中有 20 个同鸣字父，并分别

用罗马字母音标符号和汉字表示。同鸣字父又有轻重

之分，轻音包括则、者 ç、格 k、百 P、德 t、日 j、物

v、弗 f、额 g、勒 l、麦 m、搦 n、色 s、石 x 等 14 个

声母。重音包括测‘ç、撦‘ch、克‘k、魄‘P、忒‘t、黑 h

等 6 个声母，重音除黑母外，实际上都是送气的塞音、

塞擦音。加上零声母 Ǿ，《西儒耳目资》声母实际有 21

个。《西儒耳目资》与《私编》声母系统相比较，二者

具有一致性，体现为浊音清化；非敷奉合流，微母独

立；影云以合流，疑母 ŋ残存，部份影母字读同疑母；

知庄章合并但内部洪细两分；见精组细音不混；泥娘

合并；船禅两母合为一类，仄声和平声大部份读清擦

音，平声少数读送气塞擦音；部分庄组字读入精组等。 

综上，我们可以推知明代南京官话语音的声母为

21 个(见表 1)。 

表 1  明代南京官话语音的声母 

唇音 帮 p 滂 ph 明 m 非 f 微 v 

舌音 端 t 透 th 泥 n  来 l 

齿头 精 ts 清 tsh  心 s  

正齿 照 tʂ 穿 tʂh  审 ʂ 日 ʐ 

牙音 见 k 溪 kh  晓 x  

喉音 影 Ǿ  疑 ŋ   

 

三、明代南京官话的韵母系统 

 

《私编》根据时音增删韵部，将《私编》划分为

七十五韵部，将闭口韵归并到相应的前鼻音韵部之中，

如将“侵”归入“真”韵、“覃、咸”归入“寒”韵，

“盐”归入“先”韵等，同时根据介音的不同分出新

的韵部，如从“麻”分出“遮”韵，“真”分“谆”，

“先”分“元”，“庚”分“青”韵等。这些地方与《洪

武正韵》和《韵略易通》相比，是很大的进步。其韵

母系统特点主要有：鱼模分韵，撮口呼 y 已经产生，

形成四呼格局；开口二等牙喉音由洪转细；知庄章合

并，但内部洪细两分，其中三等庄组字与洪音相拼，

知三章组字与细音相拼；支齐同韵，包含 i 和舌尖元

音 ï，但是儿化韵 ɚ 尚未出现；中古臻摄重唇音合口

字仍读合口；宕江摄合流，江、阳韵知庄组字由开口

转合口；梗曾摄合流，部分合口字与通摄字相混；中

古山摄一等与二等合口保持对立，桓欢韵独立；闭口

韵消失，-m 尾韵转化为-n 尾；中古果假摄三等字 a

已高化为 �，相当于《中原音韵》的车遮韵；中古果

摄一等开合同韵，只有牙喉音存在对立；入声韵尾-k、

-t、-p 合并为-ʔ 等。 

在此基础上，我们构拟出《私编》韵母为 66 个⑦。

正是因为李登书尽变古法，以实际语音来分韵列字，

并取消闭口韵，才有《四库总目》的批评：“其部分既

不合于古法，又不尽合于《洪武正韵》。如灰、皆既分，

支、微、齐反不分。庚、青既分，江、阳反不分。而

且真之兼侵，寒之兼覃，咸、先之兼鉴，尤错乱无绪

矣。”⑧《四库总目》以古音(包括上古音和《切韵》音)

为正宗，才会全盘否定明清等韵学家的创新和改革。 

《韵法横图》舒声 42 韵，入声独立，分为 16 韵，

合计 58 韵。虽然保留“金、兼、甘、监”四个闭口韵，

形式上与“巾、坚、干、间”四韵保持对立，但是就

当时的实际语音来看，[-m]尾已经不复存在，作者在

附注中指出[-m]尾韵均与[-n]尾韵相同，如金韵列于巾

韵下，附注云：“音悉同上列，但旋闭口”，可以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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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兼、甘、监”四个闭口韵纯为存古而设。撮口

y 的独立、山摄 uon 的独立以及 ian 与 iɛn 的对立、假

摄三等麻韵主元音 a 高化为 ɛ、阳韵三等开口庄组字

转为合口、开口二等字由洪转细读齐齿呼等也是《横

图》韵母系统的重要特征。在《韵法横图》有近一半

的入声韵，中古-k、-t、-p 韵尾相混，可能已经合并为

喉塞音韵尾-ʔ。通过层层剥离，据其实际读音，可以

得到《横图》韵母 60 个⑨。 

《西儒耳目资》中称韵母为“自鸣字母”，他说：

“开口之际，自能烺烺成声，而不藉他音之助，曰自

鸣。”⑩书中一共列了 50 个自鸣字母，将字音区分为

50 韵摄，同时在若干韵摄中又另设甚、次、中的对立

现象，可以说《西儒耳目资》拥有数量庞大的韵母系

统。金氏所立 50 韵摄，有的摄可以合二、或三为一，

有的摄需要一分为二，共有 60 个韵母，包括入声韵母

19 个，舒声韵母 41 个，除去重复入声韵母，可得韵

母数 47 个 。《西儒耳目资》韵母方面最大的特色是

用罗马字母精确标注韵母系统，采用严式表音真实记

录明末南京官话语音面貌。与《私编》《横图》最显著

的不同是直接取消了闭口韵，将入声韵并入阴声韵。

不但产生了舌尖元音 ï，而且出现了儿化韵 ɚ。与《私

编》相比较，二者韵母方面特点在总体上是一致的。 

综合《私编》《横图》《耳目资》的音系，从音位

出发，删繁就简，得明代南京官话韵母 60 个(包括入

声韵母，如不计儿化韵 ɚ 则为 59 个)，见表 2。 

 

表 2  明代南京官话语音的韵母 

舒声韵 入声韵 

开 齐 合 撮 开 齐 合 撮 

  uŋ yŋ   uʔ yʔ 

ɿ、ʅ、(ɚ) i ui  ʅʔ iʔ   

ai iai uai      

  u y、ʯ    yəʔ 

ən in un yn    yəʔ 

 iɛn  yɛn  iɛʔ  yɛʔ 

  uon      

an ian uan      

ɛu、au iɛu       

o  uo  oʔ  uoʔ  

a ia ua ya aʔ iaʔ uaʔ  

 iɛ  yɛ     

aŋ iaŋ uaŋ  ɔʔ iɔʔ   

əŋ iŋ uəŋ yəŋ əʔ  uəʔ  

əu iəu       

 

四、明代南京官话的声调系统 

 

《私编》按平上去入四声分卷，实际上包含阴平、

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四个声调类别。《私编》声母

分平仄的特殊方式，暗含了平声分阴阳的语音事实。

李登崇正嗜古，心里只有四声的观念，虽然他已经认

识到平声有阴阳二分之实，但是仍然将二者看作是同

一种声调的两个不同变体，知道二者有别但又找不到

更合适的表达，最后选择了保留浊音的形式来表示浊

音清化后在平声里读为送气的阳调，从而与平声里不

送气的阴调相区别。 

《韵法横图》分平上去入四声，是遵守旧规的表

现。实际上他自己的语音平声是分阴阳的，这也可以

从他的图注中看出。君韵平声心母“荀”字后注云：

“荀阴平。”这是因为“荀”字也跟今天普通话或很多

方言一样，读成了阳平，跟邪母所列“旬”字变成了

同音，所以李氏特别注明。这是平分阴阳的确证 。 

《西儒耳目资》真实记录了明末官话的五个声调，

分别为清、浊、上、去、入。记云：“平声有二，曰清

曰浊；仄声有三，曰上、曰去、曰入。五者有上下之

别，清平无低无昂，在四声之中，其上其下每有二，

最高曰去，次高曰入，最低曰浊，次低曰上。”他又说

“余曾见有一书，分称阴阳者，则与清浊之义相合  

也。” 又《列音谱问答》：“问曰：清浊诗家可以混用，

想因是故不分耳。答曰：诗家亦可以混用三仄，今乃

分上去入而为三也，何为？” 此处谓“清浊”即是

指阴平、阳平两个声调，可见当时之人多将两种概念

混用，不独《西儒耳目资》也。 

《私编》入声韵不与阴声韵相配，也不与阳声韵

相配，独立为一卷，自成一系。结合现代汉语江淮方

言保留入声喉塞音尾-ʔ 的情况，考虑《私编》入声韵

不配阴阳，作为一个独立的音位而存在，即塞音韵尾

虽然已经弱化，致使-p、-t、-k 三尾界限模糊。可知《私

编》入声韵尾是一个喉塞音韵尾-ʔ，包含阴、阳、上、

去、入五个调类，与今天的江淮官话一致。 

《韵法横图》分平上去入四声，实际语音中平声

已经分为阴平和阳平，入声保留，但是-p、-t、-k 韵尾

多有混并，说明其界限已经模糊，性质与《私编》相

同。《西儒耳目资》明确记录有清平、浊平、上声、去

声、入声五个调位，入声韵并入阴声韵，说明其入声

的演变比《私编》《横图》更进一步，但是仍然保持独

立的调位，其入声韵尾也是喉塞音尾-ʔ。 

《西儒耳目资》的价值还在于其对当时汉语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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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简洁而形象的描述：“清平无低无昂，在四声之中。

最低曰浊，次低曰上。清平不高不低，如钟声清远。

浊平则如革鼓咚咚之音。旅人所知如是，恐于五方，

未免有一二不相合耳。不高不低之清平，极高之去声，

次下至上声，次高之入声，极低之浊平。其上其下每

有二，最高曰去，次高曰入……清平不低不昂，去、

入皆昂，上、浊皆低。” 据考察，昂即升，低有两层

含义，一指降，与昂相对，一指下，与高相对。阴平

是一个平调，即无低无昂；阳平、上声均为降调，即

上、浊皆低；去声、入声均为升调，即去、入皆昂；

又不高不低之清平，极高之去声，次下至上声，次高

之入声，极低之浊平，进一步可以确认阴平为中平调、

去声为高升调、入声为次高升调、阳平为低降调、上

声为次低降调。结合现代江淮官话声调研究的相关成

果，将明代南京官话声调的调值构拟如表 3 。 

 

表 3  明代南京官话声调的调值 

调值 调类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明代南京官话 33 21 42 35 24 

 

综上，《私编》《韵法横图》和《西儒耳目资》真

实地记录了明代中后期南京官话的语音面貌，这个语

音系统包含 21 个声母、60 个韵母、5 个声调，其语音

特色突出表现为疑母和微母的独立，庄组字两分读 tʂ

或 ts，山摄 uon 的独立，闭口韵 m 的消失等。 

 

五、明代南京官话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历史上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虽然没有像今天

这样规范，也不具备今天这样发达便利的传播手段，

取得的效果也不如今天推普运动明显，清代雍正年间

在闽粤地区开展的正音运动就是佐证。尽管如此，但

是我们不能说没有标准音。如果没有标准音，方言之

间的沟通、社会的交流甚至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

也就很难实现。正如利玛窦《中国札记》所言，“除了

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也就是乡音之外，还有一种整

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张位《问奇集》亦

云：“大约江以北入声多作平声，常有音无字，不能俱

载。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亦官话中乡音耳。若其各

处土语，更未易通也。”这些是汉民族共同语存在标准

音或者基础方言的明证。 

鲁国尧(1985)利用《利玛窦中国札记》里“南京

男孩”这一重要线索，提出明代的南京话“或许即为

官话的基础方言”的观点，这一成果得到了李思敬、

杨耐思、何九盈等先生的肯定[5]，对北京音说造成了

有力的冲击，引起了学界的争鸣，成为近三十年来音

韵和方言学界的热点问题。张卫东 、曾晓渝 先生在

研究《西儒耳目资》时，找到现代江淮官话与《西儒

耳目资》的语音对应，为明代官话“南京音说”提供

了语言学证据。“南京音”说后来又为濑户口律子、平

山久雄、平田昌司、杨福绵、薛凤生、黄典诚、黄笑

山、王松木、金薰镐、李葆嘉、孙宜志、陈辉等学者

的响应和支持。鲁国尧(2007)找到瓦罗《华语官话语

法》“南京话是官话，也是中国所有其他方言的始祖”

证据，进一步提出，“明代官话必有其基础方言，而且

明末官话的基础方言就是南京话”[6]。 

明王朝起于江淮，选择南京做都城。自此南京进

入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发展时期，南京第一次成为全国

性统一王朝的都城，政治、经济、文化以至人才在全

国的地位更为突出，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7]。明

代南京重要的历史地位为南京官话跃升为汉民族共同

语标准音提供了政治社会条件。中国历代士人因为传

统心理和夷夏观念，习惯选择有入声的南方官话作为

民族共同语的语音基础。金陵语音源于汉魏晋汴洛音，

是中原文化的直系后裔，具有先天标准音优势。 

语言发展往往与政治、社会发展紧密相关，而大

规模人口迁移则是造成语言变迁的主要动力。明初定

都南京，确立了南京官话的优势地位。永乐迁都后，

成祖朱棣迁徙大批江淮人口北上，移民成为当时北京

的主要人口构成，他们所讲的南京话在北京城扎下根

来。南京话既为国家统治阶级所使用，同时为社会主

流人士所认同，南京官话自然取得了明代官话标准音

的社会基础。虽然明代中后期北京的政治地位逐渐提

升，但是迁都后的南京仍然保持首都建制，形成两京

并立的局面，而京城周围的北京话仍不足以与南京话

相抗衡，通行于全国的还是带入声的南京官话。 

南京音充当官话的标准音可能一直延续到清代中

后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北京话日益向

全国扩展其影响，语言地位不断巩固和提高，大约到

了清代中期，才逐渐取代南京话的标准音地位 。20

世纪初国语运动开始探索将北京话作为标准音，直至

1956 年全国推普运动，北京音作为汉民族共同语标准

音的地位才得到官方正式认定。在这样一个长期的标

准音转换过程中，南京官话一直充当汉民族共同语标

准音的角色，在沟通汉语各地方言、促进民族团结和

融合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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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见封传兵《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与明代官话语音》，南京大学

文学院 2013 年博士学位论文。 

② “平仄声母说”见《私编》正文前目录部分的《例论》。 

③ 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 1992 年版，190 页。 

④ 纪昀《四库总目》，中华书局，1997 年整理本，第 595 页。 

⑤ 邵荣芬《邵荣芬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 年版。 

⑥ 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文字改革社，1957 年影印本，120 页。 

⑦ 同①。 

⑧ 同④，第 594 页。 

⑨ 同⑤，320 页。 

⑩ 同⑥，120 页。 

   薛志霞《西儒耳目资新探》，南京大学 2008 年学位论文。 

   同⑤，304 页。 

   同⑥，第 148-149 页。 

   同⑥，第 149 页。 

   同⑥。 

   主要参考曾晓渝《西儒耳目资的调值拟测》，收入《曾晓渝自

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张卫东《论西儒耳目资的记音性质》，收入《纪念王力先生

九十诞辰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 年。 

   曾晓渝《述论西儒耳目资的语音基础及明代官话的标准音》，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 年第 1 期。 

   同 ；又张卫东《北京话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

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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